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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孔茜 丁安顺

8月22日，山东微山县欢城镇
西王楼村一座农家小院内，那个
火遍全网的自制“柴窑”置于屋内
深处，近一米高、由红砖垒砌而
成，因烧制所产生的木灰堆还未
来得及打扫……这些场景，让人
感受到陶瓷“高火”淬炼过的气
息。

屋内桌上的几件瓷器成品已
是王兴涵“第二窑”历经17个小时
的成果。从杯子到灯罩，虽有些许
瑕疵，但于他而言格外珍贵。“我
第一窑10件瓷器变形了9个。”回
忆起烧制第一窑时的情景，王兴
涵记忆犹新。再次开窑，王兴涵满
怀欣喜，虽14件瓷器仅成功5件，
但较第一窑成功率已提高不少。

“下一次烧窑，我准备往20个小时
去烧，尽量达到1300℃。”王兴涵
说，他想通过不断尝试积累经验，
慢慢摸索釉面发色及降低变形
率。

虽是“一把火”的烧制技术，

由于柴窑具有不稳定性、成品率
低等原因，已逐渐被电窑、气窑所
替代。作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陶
瓷专业大四学生的王兴涵，平日
里接触的多为电窑，但因今年6月
底的一次景德镇之行，萌生了自

制“柴窑”的想法。
“柴窑是独一无二的，其烧制

方式是无法模仿的，它会使瓷器
表面有落灰和火烧的痕迹。”王兴
涵兴奋地说，为了能体验柴窑烧
制，王兴涵用了十来天在网上查
询、学习诸多关于柴窑搭建、如何
烧制的知识。

“都说当代年轻人浮躁，从儿
子身上我看到了沉稳、执着。”经
过搭窑、烧窑一事后，王兴涵的父
亲王吉华对儿子有了刮目相看的
感觉。

00后大学生暑期自制“柴窑”烧瓷器

记者 李静 张琪 张锡坤

6岁男孩被小姨拐走

沿着涢水河，经过环潭水库大
坝，穿过茂密的竹林，万强和弟弟
万长亮回到湖北随县老家。老房子
空了很多年，但这一次不一样，他
们等的哥哥万长平要回家了。

1981年10月3日，万长平出生
在湖北省随州市随县环潭镇小东
门村。父亲万发运是肢体残疾人，
母亲张先银是聋哑人，患有精神
疾病。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和叔叔，
一家六口人生活在一起。万长平
聪明伶俐，家里人打心底疼爱他。
对于父母来说，这个孩子意味着

“希望”。父亲万发运虽然身体不
好，但是个勤快人，务农、编筐、打
鱼，生活总能过得去。

尽管物质上不富裕，但在万
强的心目中，“那是一个幸福的家
庭”。

1987年5月，一个女人的到
来，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陷入
了厄运。女人是万长平的小姨，曾
远嫁到福建莆田，回到湖北老家
探亲。万强说：“小姨欺骗哥哥说，
到福建可以吃糖果，穿新衣服。还
告诉我爸爸，一个月之后就把哥
哥带回来。”父亲万发运便答应小
姨，带着万长平去福建住一个月。

一个月后，父亲万发运迟迟
等不来儿子。他意识到不对劲，便
打算到福建莆田找儿子。万发运
腿脚不灵便，不认识字，不会说普
通话，也不懂当地方言，坐了很长
时间火车从湖北随州到福建莆
田，一路上不知道遇到多少磕绊。

万发运到福建莆田找到万长
平的小姨后，小姨却否认带走了
万长平。万强说：“就这样，哥哥被
拐走了。”

残疾父母苦寻子

村里藏不住秘密，这个家庭
的故事很快被十里八乡知晓。大
家谈论起来，对这个家庭的不幸
唏嘘不已。

万家被困在小村落里，被困
在了苦难中。

1990年，万强出生。1991年，
万长亮出生。兄弟俩的成长，始终
笼罩在哥哥被拐的阴影，承受着
本不该承受的沉重。父亲万发运
总会跟兄弟俩念叨哥哥万长平小
时候的事情，还有寻找哥哥的无
奈。讲起这些，父亲总是唉声叹
气，每一声叹息都“沉”在万强的
心里。

母亲张先银讲不出话，也听
不到声音，但她的手常常指向远
方。万强说：“母亲应该是思念哥
哥，想寻找哥哥。”

从万强记事起，母亲“离家出
走”不下十次。有一次，母亲走到
了附近四五公里远的村落。父亲
拖着腿走不快，只能在家里干着
急，万强和万长亮就跑着四处寻
找母亲。喊，没有用，母亲听不到；
哭，更没有用，这是两个孩子从小
就明白的道理。好在有村民给两
个孩子指路，他们才找到蜷缩在
路边的母亲。

万强读初中时，爷爷奶奶过
世。母亲身体每况愈下，父亲需要
照顾母亲，无法再拖着他的腿四
处寻找孩子。

父亲将万强和万长亮叫到跟
前，把寻找哥哥的任务委托给他
们，让他们长大之后，一定要把哥
哥找回来。

父子寻亲接力

当同龄人还在嬉闹时，万强

就已经早早当家了。
读初中时，万强总是把零花

钱攒下来偷偷去网吧。在网吧的
嘈杂声中，万强躲在最安静的角
落。他上网不为别的，只为了发布
寻人启事。

万强和万长亮从小就攒着一
股子劲用功读书，因为上学是他
们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兄弟俩
很争气，学习成绩优异，能够拿到
奖学金、助学金，还得到爱心人士
的资助。

2011年，父母病重，万强成了
家里的顶梁柱，既要照顾父母，还
要兼顾学业，更重要的是还要寻
找哥哥。万强知道，要跟父母的病
抢时间。

家里没有哥哥的照片，要找
到哥哥，小姨是关键线索。但小姨
已经改名换姓，寻找哥哥和小姨
犹如大海捞针。

2011年，万强得到线索后，坐
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赶到福建莆
田，想找到小姨与其对质。万强得
到的回应却是，“她说，她听不懂
我们说的话。”后来，万强再去找
小姨时，她就已经躲起来，失去了
踪影。万强得知父母病重的消息，
不能再在福建停留，只好赶回湖
北老家照顾父母。

万强给父亲录制了两段视
频，一段视频是父亲编筐；另一段
视频中，父亲说：“万平，你在哪
里？我一直在找你呀！你快点回来
啊！”这两段视频，成为父亲留下
的仅有的影像资料。

2012年，父母相继离世，抱憾
而终。万强说：“那一年，对我们来
说就像世界末日，失去了父母，失
去了家。”

时隔35年的相聚

2013年，万强大学毕业，留在

成都当了一名律师。弟弟万长亮
如今也走上了律师行业。他们已
经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状况，但是寻找哥哥却一直是压
在他们心里的重石。

支撑他们一直寻找的动力，
是家里的老房子。每年万强和弟
弟万长亮都会回到老家维修老房
子，贴上对联。

父母的坟前一直没有立墓
碑。家里长辈说，等找到孩子后再
给立碑。去年清明节，万强还是给
父母立了墓碑，左边刻着“孝子万
长平、万长强、万长亮”（万强原名
万长强——— 记者注）。

希望出现在今年8月。万强
说：“没想到，今年找到了哥哥。”8
月初，万强得到警方消息，通过
DNA比对，他的哥哥万长平已经
被找到。据了解，万长平的小姨已
经被警方抓获，案件正在审理中。

哥哥万长平对老家有一些模
糊的记忆，“家门口有一条很长的
河流，父亲常常带他去捕鱼，带他
上山去抓刺猬。”这些年，万长平
也在寻找亲生父母，他一直有个
想法，“有生之年，寻到根。”

“我终于找到哥哥了，我完成
了父母对我的嘱托，我一定要带
哥哥回来，看一看老家，跟他讲讲
父母的故事。”万强讲起来，嘴唇
有些颤抖。万强很理性，但想到即
将与哥哥相见，还是激动得晚上
只睡了两个小时。万强说：“我和
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哥哥这
些年吃了很多苦。”

8月25日下午，在认亲现场，
三兄弟拥抱痛哭，手攥着手始终
没有分开。可是，万长平永远没有
机会再次见到父母。他只能流着
泪说：“爸妈，我回来了。”

三兄弟团聚，是对旧生活的
告别，也是新生活的开始。万长平
已经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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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寻亲路，延续两代人，走了35年。
1987年5月，6岁的万长平被其小姨从湖北随州拐卖至福建莆田。万长平的父亲万发运是肢体残疾人，母亲张先银是聋哑人，他们一直直在寻

找儿子。2012年，父母因病相继去世，万长平的弟弟万强、万长亮接力寻亲。两个弟弟一直维修老房子，希望哥哥能找到回家的路。。
找到被拐哥哥，是父母离世前的遗愿，也是两个弟弟刻在骨子里的事情。2022年8月初，万长平终于被找到。8月25日，三兄弟在老

家相认。万强说：“爸妈，我们找到哥哥了。”

兄弟三人见面后相拥痛哭。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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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吕宏达

为提升小区居民禁毒意识，
共建“无毒”社区，近日，威海市经
开区西苑街道社区戒毒办公室联
合华益社工，邀请社区居民，共同
举行“手绘布包强意识 禁毒宣
传进万家”活动。本次活动“嫁接”
社区信用建设，凡威海市民卡海
贝分一千分以上，信用等级AA和
AAA的居民可优先报名。

禁毒社工首先通过实物及图
片展示的形式，带领大家认识罂
粟以及毒品的多种形态，并以案
例的形式，告诉大家毒品的危害，
告诫大家一定要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禁毒活动
当中。学习完“理论知识”，大家在
老师的带领下，开始进行手绘布
包。浅灰色的布包上，印有“不让
毒品进我家”社区禁毒字样。

深化禁毒宣传
共建“无毒”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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